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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师友

林为干，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

大学教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IEEE 微

波理论与技术学会北京分会主席，因病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成都逝世，享年 96 岁。

林为干 193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

系，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在《中国科

学》J. A. P.  IEEEMTT 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

论文 80 余篇，培养出 50 多位博士。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和四川省科学大会奖。

著有《微波网络》《微波理论与技术》《电

磁场工程》《电磁场理论》等。

2015 年 1 月 23 日上午，我接到电子

科技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中说，经抢

救无效，林为干院士已于 1 小时前去世。

得知这一消息，我真是悲痛莫名，以前林

院士对我谆谆教导和帮助的情景一幕一

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林院士是我国享有盛名的微波理论学

家，我国微波理论与技术学科的开拓者之

一。林院士被尊为“中国微波之父”，称

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五十名

现代中国基础科学家之一。林院士也是清

华老校友，他于 1935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

机系，1939 年毕业。在获得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后，1951 年 8 月，

林院士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怀着拳

拳报国之心，冲破了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拦，

毅然从旧金山登船返回祖国。林院士原打

算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接受了广东

省政府“为家乡服务”的建议，先在岭南

大学、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分别在

华南工学院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任教授、

系主任和副校长等职。据不完全统计，现

已培养出 50 多位博士，他们均已成为我

国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或技术骨干。

林院士是我念硕士学位时的导师，是

我的恩师。1988 年 8 月 10 日，当我成功

地通过了德国不伦瑞克工科大学高频技术

研究所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德国工

学博士学位时，我真是百感交集，不由自

主地想到了我的恩师林为干院士。我之所

以能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是与林院士

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文革”时期初次见面

1968 年 12 月底，我从清华大学工程

要做一辈子研究生
——怀念恩师林为干院士

○杨日胜 (1968 工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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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四川部队农场劳动

锻炼。当时我所在的连队共有 120 多位学

生，其中，90 多位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毕业的，其他 30 多位分别来自清华、科大、

北航、北工大和上海交大等学校。在部队

农场劳动锻炼时，我认识了成都电讯工程

学院毕业的林诒玉，他是林为干教授的儿

子。1970 年 5 月份，我结束了劳动锻炼，

被分配到四川西昌专区。在前往西昌专区

报到的途中，在成都住了几天，其间，与

同时分配到西昌的一个清华同学到成电去

看望林诒玉，在林诒玉家，我第一次见到

了林院士。我和分配到西昌的那个清华同

学由于不知道到西昌后还要被分到什么地

方，加上到成都后，得知西昌的工业基础

极其薄弱，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我们两个

人对前途都忧心忡忡，情绪很低落。林院

士看出了我们的低落情绪，鼓励我们要振

作起来。到西昌后，我是越分越差，一度

跌落到我的人生最低点，但是，林院士鼓

励我的话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爬了起来。

研究生导师言传身教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恢复了大

学和研究生的招生。由于我在贵州的一个

雷达厂工作了近六年，从事的是雷达天线

和馈线系统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的微波理

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所以，我决定报考林

院士的研究生。当然，林院士的名气也是

我当时报考他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以电磁

和微波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林院士

的研究生。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林院

士身传言教，使我受益很大。

首先，林院士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全

身心地投入到发展我国微波事业的精神是

我学习的榜样。其次，林院士并没有中国

很多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恃才傲物、抬高自

己、贬低他人的恶习。尽管林院士当时已

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但是他很平易近人，

没有丝毫的权威架子。林院士指导研究生

很认真负责，在林院士的指导下，我选择

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非圆介质波导传播特

性及场结构的研究》。在准备论文的时候，

碰巧林院士也在准备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

的资料，非常忙，即使在这种特殊的情况

下，林院士仍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指导。

硕士论文完成后，林院士对论文进行了仔

细审核，称赞说论文写得不错，对我鼓励

很大。我的硕士论文发表在 1982 年第 1

期《成电学报》上，不久后，又被成都电

讯工程学院评为优秀论文。以后，我一直

从事光纤和光缆方面的工作，实在是与当

时选择非圆介质波导作为硕士论文有很大

关系。

不断鼓励  良师益友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成都电讯工程

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参加了当时国家组

织的出国英语考试。我通过了考试，取得

了赴美国学习进修的资格。1982 年我从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物理系申请到了奖学

金。不巧的是，1982 年发生了有名的“胡

娜事件”。当时，中国的女子网球一号选

手胡娜在美国要求政治避难，导致中美关

系紧张，由此我国政府决定削减去美国进

修和学习的名额。大概由于当时在成电考

上出国的人中，我相对来说要年轻一些，

学校要求我改去德国。由于时间仓促，我

也来不及了解德国的大学，更不认识德国

教授。林院士花了不少时间帮我联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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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和导师。后来，给我提供奖学金

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为我联系好了德国

不伦瑞克工科大学高频技术研究所的所

长温格尔教授。林院士得知我要到温格

尔教授处，很为我高兴，他向我介绍了

温格尔教授，说他原来在美国贝尔实验

室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名气很大，

后来返回德国了。

1983 年 12 月，我来到了德国。在

歌德语言学院学习了四个月德语后，我

来到温格尔教授手下进修。最初，是由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提供给我奖学金，为

期两年。在德国期间，林院士多次写信

给我。一方面，林院士要我抓紧这难得的

机会，多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林院士

明确向我提出，要我在温格尔教授处一定

要拿到博士学位。其实，在到温格尔教授

处后，我也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是，

温格尔教授在德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以

要求严格著称，手下汇集的都是当时德国

的一些精英，我很担心，温格尔教授是否

会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另外，我的奖学

金只有两年，两年后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因此，我虽然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

是，一直有些胆怯，一直在犹豫。林院士

的来信给了我很大鼓励，提高了我的自信

心，从此，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到

博士学位。

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件事情能否成功，

经常是取决于一个人能否下定决心，能否

坚持最后五分钟。如果没有来自林院士的

压力和鼓励，很可能我就放弃了攻读博士

学位。尽管后来我有过一段到加拿大麦吉

尔大学的小插曲，但是，最后我还是又回

到了温格尔教授处，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

博士论文。至今，我一直与温格尔教授保

持着很好的关系，前几年我还介绍了一位

国内的教授到他创立的研究所进修。

2005 年，我加入了中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该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光纤光缆和

电力传输线缆生产厂家。林院士对我和中

天科技都给予了有力支持，中天科技院士

工作站就是在林院士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

来的。自中天科技院士工作站成立后，我

与中天日立射频电缆公司的同事曾多次拜

访林院士。林院士在年过九十以后，仍然

坚持每天工作 4 个多小时。有一次，林院

士还送给我一篇不久前他在美国一个著名

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使我既感惭愧又感动。

林院士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干到老，学到

老，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要做一辈子研

究生”的诺言。

林为干院士的逝世，不仅是电子科技

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科技界、特别

是微波界的重大损失。

林为干院士，您的学生永远怀念您！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2 年 10 月林为干院士（坐轮椅者）93 寿辰
留影。后排右起：杨日胜、林诒玉夫妇


